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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庙记忆

李天纲认为，讲近代上海文化，东区比西区更早，也更重

要。西区的徐家汇 1847 年就建设了，但它是教区型社区，是华

界里的特例，风貌习俗和市区迥异，应单独处理。虹口则不同，

这里自同治年间（1862—1874）以后不断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

都是市民社会里堆积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。

比如，要讲中国近代史上的“杨树浦工业奇迹”“商务印

书馆事业”“全面抗战”“大上海计划”“左联文艺”等事件；

要讲文惠廉、林乐知、李鸿章、伍廷芳、颜惠庆父子兄弟、宋

氏大家族、张元济及其同仁，还有胡适之、周树人等人物……

都要从虹口、从“北外滩”开始。乍浦路、海宁路一带的密集

影院，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；话剧、已经快要成为“非遗”

的越剧、沪剧、锡剧、淮剧、滑稽戏，都诞生在这一块市民生

活的土壤。

如果说“海派”是上海的市民文化，那么虹口（北外滩）

地区才是真正的发源地。在李天纲看来，英、美租界引进 19 世

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，与界内华人同享共用。与封

闭、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，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，

渐渐出现了现代法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。换言之，各个地方

的人来了以后，遵守同一个制度，但还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，

包括方言、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、职业特征……

“说上海文化排外是没有道理的，最早突破地域限制，保

存文化多样性的就是上海。”李天纲表示，现在有什么问题有

现在的原因，而传统的“海派文化”一大特点就是能化解和吸

收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，是融合而非对立，上海各族群之间的

关系是相当可以的，关系紧张并非常态。比如，方言最表现“文

化多样性”，“海派文化”对各种语言、习俗、价值观的包容

性是相当宽泛的，以至于有人还批评它油腔滑调，市民气太盛。

今天的上海话，是由本地话、苏州话、宁波话、广东话，以及

一部分英语表达习惯融合形成的那种多样性。

又比如饮食文化。有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1 年 1 月，上海已

经拥有近 7000 家咖啡馆，超越东京、伦敦、纽约等城市，成为

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。但事实上，早在近代的上海，咖啡馆、

西餐馆就开始逐渐遍布城市的商业中心、繁华地带。

李天纲表示，上海人不把西餐当外国餐，章太炎初到上海，

三天两头就被朋友拉到福州路 22 号“一品香”吃大餐。“一品香”

是中西融合派的澳门葡国餐，正是这个融合模式的并存与过渡，

一条一条的纹理非常清晰。又比如罗宋汤，是白俄经西伯利亚，

再从东北带来的，已经是上海的家常菜。再比如，长春、哈尔

滨西点、面包，在最近这一波咖啡、西饼店开业潮之前，早就

是餐桌主食。记得 85 度 C 开业时说它要是把咖啡文化传播到

上海，老上海人内心是暗暗发笑的。上海人可以本埠，可以客帮，

也可以西洋，练就了各种“多样性”。“海派”的多样性在很

多地方已经被大一统的做法批盖住了，但在这些生活习俗的细

节上却还顽强地保留着。

以上这些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，在经由本土化积极调

适后，一步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，悄然引领市民文化发展蜕变，

不断丰富海派气质与文化。从中可以清晰看出，海派文化内生

着开放性、创造性、扬弃性和包容性。

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，民生日益艰难，上海市民文化确实变

得消极，有人称之为“小市民文化”。李天纲坦言，即使上一

代人面临诸多困难，但精神状态还是积极的，就像他们在克服

战乱年代带来的艰难一样，仍然想恢复曾经的稳定和繁荣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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